
楔子 解甲歸田 

「劈啪劈啪。」 

燃燒的柴堆發出細微的聲響，王紹坐在火堆前，拿著一根木棍輕輕撥弄了一下，

讓火燃燒得更加旺盛。 

一旁土黃色的營帳中，走出了一個跟王紹一樣穿著盔甲的男子，臉色沉重。 

王紹抬頭看向他，他緩緩地搖頭。 

大地滿是戰後的瘡痍，沙土上還沾染了不少暗褐色的血液。 

眼底閃過一絲悲痛，王紹的目光回到了火堆上，什麼話都沒說，營帳中傳來了低

低的悲痛哭號，在這夜裡，聽起來十分淒涼。 

名叫陳安的男子坐到王紹身邊，抬起頭，忍不住眼中的淚水，「紹哥，你打算走

了嗎？」 

王紹點頭，「這邊關我待太久了，我娘……在等我回家。」自年少上了戰場，到

如今已經十個年頭了，這十年裡，他送走了太多人。 

「可是紹哥，你要是現在走的話，以往在戰場上拚死拚活是為了什麼啊？」陳安

不懂，這次在戰場上紹哥殺了多少韃子，這樣一走，不都前功盡棄了？ 

王紹臉上眼底都是掩不去的滄桑，「為了活下去而已，安子，我該走了。」他要

的，從來就不是升官發財。 

「紹哥，你不再考慮？加上這次的功勳，少說也能混個將軍的位置了，就這麼走

了？這……」陳安為他不值。 

王紹回頭看他，嘴角微微揚起，抬手拍拍他的肩膀，「不了，安子，朝廷對咱們

這些解甲的老兵也是很照顧的，我呢，就回老家當個小捕快，過平常人的日子。

以前當兵，不敢娶婆娘，怕拖累了人，現在我就回去找個看對眼的娶了，有老婆

孩子熱炕頭，那樣就夠了。」 

陳安不知道該說什麼，「紹哥……你決定了就好，以後要有什麼事，說一聲，弟

兄們能搭把手的絕不吭一聲。」他不懂，當上將軍不比捕頭好多了嗎？ 

王紹點頭，目光落在天際邊那微微展現的白光，心中的沉重稍稍去了些。他真的

想家了，他想回家吃老娘煮的飯，平平淡淡過日子，這樣就好。 

第一章 傅家大姑娘 

晨光微露時，安靜的街道已經有三三兩兩的小販在準備了，扶安這個縣城，說大

不大，說小不小，或者應該說是個巧，正好在南北必經的道路之上，所以扶安縣

雖說人口比不上大縣，卻也是人流匯集之地。 

經過這裡的商隊多，這裡的商業便非常發達，住在縣城中的居民，十之有三都是

在縣城中經商的小販或業主。 

一大早的南街上，一股濃郁的豆漿香甜味正瀰漫開來，南街上的居民都習慣了這

股香味，這來自於街口的豆腐店。 

約莫二十步大小的店鋪裡，火爐子前已經有兩個中年婦人在忙碌著，外面一個小

少年，正穿著一身青色學子衫幫忙擺放桌椅，裡間的布簾掀開來，一個身姿略略

豐滿的少女正端著口大鍋走出來。 



「哎呀，茜娘，不是跟妳說過，這鍋重得很，喊個人一起扛，當心像上次一樣扭

了腰。」何嬸子瞧見趕忙上前幫忙提住一邊的把手，嘴上一邊念叨著。 

傅茜跟著她先把熱騰騰的大鍋給扛到一邊的灶上放穩了，才擦著汗笑咪咪地說：

「上次那是我不小心，這豆漿我都扛幾年了。」 

「不管怎麼說，都得小心點，這腰是人的命啊。」何嬸子瞧見有客人上門，不同

她多說，擺擺手就站回火爐子前忙活。 

傅茜見桌子都擺放好了，對著一旁還在擦桌抹地的少年揮揮手，「小芃，時間不

早了，你快點準備一下，待會就要上學了，記得提醒阿爹，到前面拿了早點再走。」 

傅芃點點頭，將手上的東西給收拾好了以後，才回到後院去拎書包。 

傅茜趁著阿爹跟弟弟還沒走出來，快手快腳地收拾了兩份豐富的早點，還將熱騰

騰的甜豆漿給灌到兩個竹筒裡，就等著父子倆一塊走出來時遞給他們。 

不一會兒的時間，傅芃先拎著書包走出來，後面跟著一個和傅芃長得十分相似、

一身儒雅的男子。 

「阿爹、小芃，東西都收拾好了，時間不早了，你們快點出門吧。」來吃早點的

客人越來越多，傅茜忙碌中對著父子倆說了幾句，又轉頭去忙了。 

傅學文跟傅芃兩人拎著早點就先離開了，父子兩人，一個在縣學中當先生，一個

在縣學唸書，走的路都是一樣的。 

「阿爹，這生意越來越好，要不讓阿姊再請個人吧，上回她把腰都給扭了。」傅

芃拎著熱騰騰的早點，鼻間聞著香味，心裡卻不是滋味。 

傅學文俊朗的五官上閃過一抹蒼白，心底暗暗嘆氣，「都是阿爹拖累了你們。」 

傅學文本身是舉人，以他的學識考上進士並不難，可惜他考科舉時敗了身子，無

法再多耗費心血繼續考，他連主簿之類的佐官都當不了，只能簡單地當個教書先

生，又時不時就得病一下，最後把家裡給拖垮了。 

以往家計都是傅母扛起來的，誰料天有不測風雲，傅茜十歲那年，傅母突然倒下

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走了。 

那時候整個傅家幾乎快要垮了，上有病弱的父親、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弟，傅茜二

話不說，代母親扛起了家中的生計，繼續開著豆腐店，把一個快垮的家再度撐了

起來。 

只是如今傅茜都已經十九歲了，就算現在的世道寬容，女子晚嫁居多，但也大多

不會超過二十歲，傅學文如今就是在頭疼女兒的婚配。 

「阿爹別這麼說，阿姊會難過的。」傅芃說道。 

傅學文頓了下，「阿爹知道了。」 

父子倆走在街道上，縣學在西街邊上，走過去少說也要兩刻鐘的時間，途中經過

縣衙的時候，看到往常懶散的衙役們竟精神抖擻地在清理髒舊的物品。 

「老于，你這是在？」身為縣學的先生，傅學文跟負責站班的衙役也是有幾分熟

識。 

老于正在把水火棍都搬出來清一清，一抬頭就看見他們，擦了擦額際的汗水，

「唉，別說了，我們的老捕頭卸任了，今兒個新上任的是一個典史，這新頭兒上



任可是三把火，得把東西都弄乾淨了。」這典史就是管他們這些衙役的，人家還

是朝廷任命的，看樣子以前輕鬆的日子沒囉。 

原來是來了個新典史，傅學文知道典史一般也就是默認的捕頭，怪不得這些平日

裡能混就混的站班衙役們會這麼勤勞。 

瞧著一群人正在忙碌，傅家父子也沒多打擾，拎著手上的書包，繞過縣衙，往一

旁的縣學走去了。 

就在父子倆離開大概半個時辰後，老于也把手中負責的東西收拾得七七八八，正

抬手抹汗坐在一旁喘的時候，就看到街尾有三個高大的身影走了過來，他下意識

瞇起眼看了過去。 

領頭的那個五官長得粗獷、虎背熊腰，走起路來挺有氣勢的，遠遠瞧著就是一副

不好惹的樣子，另外跟在身邊的兩個，也都長得像模像樣，皆是高大挺拔的個

子……這縣裡什麼時候冒出這樣的人了？ 

老于正在納悶的時候，那三個人就快速地走到縣衙門口了。 

得！二話不說，老于直接就跳了起來，用他的屁股想也知道，這三個人的其中一

個，就是今天上任的新典史。 

「三位爺，不知道來衙門有什麼事啊？」老于問的客氣，心底是猜到了答案，但

還沒正式上任都得先問一聲。 

王紹沒說話，一旁跟在他身邊的王堅倒是將上任文書給拎了出來，「這是上任文

書，請問縣令大人是否在衙內？」 

猜中了！老于馬上哈腰點頭地領著三人走進縣衙裡，同時對著一旁幾個同僚使眼

色。能在衙門裡混的也都不是笨蛋，懶散的態度一收，馬上兢兢業業地忙起來。 

王紹跟身邊的王堅還有李和互相交換個眼色，忍不住勾起嘴角—— 有眼色就

好，總比沒眼色的好調教。 

 

 

又是新的一天，豆腐店的早點鋪子，今天又飄出濃甜的香味，因為傅家的豆漿煮

得好、豆包子跟肉包也料好味美，所以客人一直都不少，多半在午時前就把東西

給賣光了。 

原本傅茜見生意好想再多做點，但傅學文跟傅芃都怕累壞她，讓她把東西賣完就

好，沒想到因此誤打誤撞，限量的東西反而賣得更快。 

時近端午，天氣漸漸熱了，豆腐店裡又熱氣騰騰的，一些人身上只是稍微有點汗，

可傅茜身上的輕薄夏衣，早已經被熱氣燻出的一身汗給徹底弄濕。 

「茜娘，妳聽說沒？咱們縣裡新來個捕頭妳知道不？」 

忙了一個早上，何嬸子跟陳嫂這兩個雇工一邊收拾著東西一邊和傅茜閒聊著。 

傅茜搖搖頭，「沒聽過，老捕頭什麼時候不幹了？」怎麼都沒聽到風聲就突然卸

任了？ 

何嬸子撇撇嘴，「走得好，這老捕頭人老成精，往常就只會捧那些大戶人家的臭

腳，咱們這些老百姓的東西可沒少拿，這巡街費也是一年比一年貴，不知道有多



少都吞進他嘴裡了。」 

對於老捕頭，扶安縣裡的居民可是抱怨居多，只是瞧著年景好，大夥手上不缺那

一銀半兩的才摸摸鼻子算了。 

「聽說，新來的捕頭可不簡單，這幾日把那些衙役們給操練得狠了。」陳嫂臉上

有掩不去的幸災樂禍。 

「那可好，上回不是出了賊？這些捕快喊著抓賊，結果那賊一溜煙地跑到了街

尾，他們還在街頭喘氣呢，差點沒笑掉我公公的牙。」 

上回何嬸子的公公正好在抓賊的現場，瞧見這一幕，回家哈哈大笑，一口氣吞了

三碗飯呢。 

傅茜聽著她們說的話，一邊也笑得開懷，三個人動作快，沒一會兒的功夫就把店

裡都收拾好了，剩下一些豆包跟豆渣也都分給了何嬸子跟陳嫂。 

何嬸子拎著手上的東西，瞧著傅茜還在勤快地把椅子擺上桌面，拉住了她的手，

「茜娘啊，妳別怪嬸子多嘴，妳今年也十九了，有沒有什麼打算啊？」 

何嬸子在傅家幫忙好些年了，瞧著傅茜從一個小姑娘變成大姑娘家，想著她都快

二十了，忍不住為她心急，這姑娘家家的，再拖下去還得了？ 

傅茜先是愣了一下，「何嬸子，我阿爹跟小芃都還需要我照顧呢。」要她來說，

不嫁人也沒啥不好的，嫁了人不也得在婆家忙碌，還沒在自家裡自在呢，再說了，

她弟弟還小，嫁了人，那家裡的鋪子該怎麼辦？ 

其實照理說，他們的生意這麼好，傅家應該過得小有富餘才是，只是傅學文偶爾

病一場，平日裡又得吃些補藥，所以傅家的錢才顯得有些緊巴巴的。 

「茜娘，嬸子知道妳扔不下傅先生跟小芃，只是做女人的也得為自己想想，妳不

趁現在找個好人家嫁了，以後人老珠黃沒人要可怎麼辦？再說了，以後妳把小芃

給供出來了，他長大了，娶了媳婦，那也得看他媳婦兒肯不肯替妳養老呢。」何

嬸子把話說得直白，也是不忍心她空耗了歲月。 

「對啊，茜娘，妳也該為自己著想了。」陳嫂也很贊同何嬸子說的話，女人的苦，

還是女人最瞭解。 

「這鋪子，妳嫁人前先說好，回鋪子幫忙得拿月薪，等過了幾年，小芃娶了媳婦

兒就交給她，這樣妳也輕省許多。」何嬸子出了個主意。 

「我知道了，我會好好想想的。」傅茜壓根就沒想那麼多，不過面對她們的好意，

她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能這樣回道。 

「妳自個好好想想，快午時了，妳去幫小芃送飯吧，我們也先走了。」畢竟是人

家的家裡事，何嬸子提了幾句也不再多說了。 

等到她們走了後，傅茜將店收拾好關起來，拿起早就準備好的飯盒往縣學走。 

一邊走著，腦海中也想著方才何嬸子她們說的事情。 

這兩年隨著年歲增長，越來越多人都抓著她講婚嫁的事兒，母親那裡的姨母還有

父親這裡的親族，都為她的婚事說過一嘴，只是她真放心不下家裡，她答應過母

親要好好把小芃給養大，母親那時怕極了父親會給他們姊弟娶個後娘，臨走前都

還不放心地交代她要保護弟弟，雖然阿爹後來拒了所有親事，但是這樣她也更走



不開了，家裡就剩阿爹跟小芃，要是連她都走了，爺倆想吃口熱飯都沒人會煮。 

想著這些煩心事，不知不覺就走到縣學附近，傅茜才想著要加快腳步而已，就聽

到前方傳來呼喝聲。 

她轉個彎，走到縣學一旁的草地，就看到穿著紅藍色衣裳的衙役們站在草地上呼

喝著，仔細一瞧，全都汗流浹背地在打拳呢。 

「沒吃飯啊！拳頭軟綿綿的，勁就只會對女人使啊！」背對著傅茜的王紹大聲地

說著，大太陽底下，兩邊袖子捲得高高的，露出一雙健壯的手臂，不時沒好氣地

吼著。 

傅茜先是嚇了一跳，腳步停了下來。 

王紹察覺到身後的動靜，一回頭，正好看到一個白嫩嫩的姑娘站在不遠處。 

他的皮膚黑黝黝的，濃眉虎目，一挑起眉就透出一種兇相，傅茜心頭一跳，不敢

跟他的目光繼續對上。 

眼前的姑娘比一般的姑娘都白胖了些，眼睛像貓眼似圓圓的，小嘴紅灩灩的，胸

前鼓囊囊的，看起來真像個肉包子，皮薄餡多。 

可怎麼瞧著有點眼熟？記憶深處，似乎也有這麼一個白嫩嫩的小包子姑娘……想

到這，王紹忍不住揚起嘴角笑了笑。 

傅茜看到他的笑，心跳得更快了。 

「阿姊！」 

遠處的縣學門口傳來傅芃的聲音，傅茜拉著裙襬匆匆忙忙地跑走了。 

她那一副明顯嚇到的模樣，讓王紹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臉，他有長得那麼可怕

嗎？不知道她是哪家的姑娘？ 

「頭兒……」一群正好半蹲著打拳的衙役沒忍住呻吟了一下。 

「叫什麼叫？休息。」 

王紹沒好氣地又吼了聲，一群衙役這才全軟腳地坐在草地上喘氣。 

「阿姊，阿爹讓妳這段時間別送飯了，我們在食堂吃就好。」傅芃方才在縣學門

口就看到傅茜被嚇得停在山坡草地那兒。 

「這是怎麼回事？」傅茜指指下面的一群人，順道把飯盒遞給他。 

傅芃接過後才道：「那是新來的捕頭，正在訓練那些衙役們，阿爹說王捕頭跟縣

學借了下面的空地，這陣子這些衙役們都得上操，阿爹讓妳暫時先不要來了。」

那些衙役們好壞都有，阿姊一個姑娘家老從那裡經過不好。 

「好，我知道了，你快進去吧。」原來如此。傅茜瞭解地點點頭，揮手讓他進去。 

「阿姊，我帶妳從另一個門走，妳別從山坡下經過。」傅芃不放心她。 

傅茜猶豫了一下，想了想，「好吧。」她有點怕那位王捕頭，感覺好兇狠。 

山坡下，王紹等了許久也沒再等到那個姑娘，有些失望，「走啦！給老子跑著回

去，誰要跑最後一個，就給我繞縣城一圈！」 

地上才剛坐下喘氣沒多久的衙役們暗暗叫苦，但也不敢賴在地上，開始爭先恐後

地往縣衙的方向跑去。 

老天爺啊，這日子是要怎麼混下去啊？ 



 

 

自從省了送飯的功夫之後，傅茜休息的時間就多了，每天乾脆在店裡忙到午前，

接著就是打掃家裡，縫補些衣物。 

過沒幾日正好是端午休沐，傅學文一家也準備妥當，要回縣城外的王家村，傅家

的老家就在王家村裡，三人要回去一起過節。 

這村子會取名叫王家村，自然村民多半都是姓王的，直到前朝末期因為戰亂才多

了許多外姓人家，傅家就是其中之一。 

一早搭上了村裡來縣裡的牛車，一家三口提著大包小包，搖搖晃晃地回村去了。 

傅茜老家就剩奶奶還有叔叔一家，傅奶奶一輩子也就生了傅學文、傅學武兩兄

弟，傅奶奶也算是村子裡的能人，一個兒子是舉人，另一個則是村裡的田舍翁。 

趕在辰時之前，傅學文一家總算回到村裡，這時候村子裡頭早就開始端午的祭祀

跟習俗活動了，家家戶戶飄著濃濃的粽香，味道有鹹有甜。 

傅茜忍不住吸吸鼻子，傅學文看見女兒一副小饞貓的模樣，忍不住笑了。 

聽見父親的笑聲，她才害羞地低下頭。 

傅家兩進的房子前早早就掛上了艾草菖蒲，傅家二嬸也跟著家裡的僕婦在廚房裡

忙著。 

端午過節就是忙，回到老家，傅家兩姊弟就開始幫忙，祭祖、打掃，忙完之後還

得沐浴洗漱、抹雄黃，等到一家子都吃完了午飯之後，傅茜才算是能坐下來喘口

氣。 

傅家所在的王家村有一條河，每年端午時都會在河道賽龍舟，一家人吃飽了以

後，幾個堂兄弟姊妹也都出門去湊熱鬧了，傅奶奶跟傅學文則留在家裡，畢竟一

個老、一個弱，就不去人擠人了，而傅茜便留在家裡陪奶奶跟親爹。 

「你身子近些日子可好？別累著自己了。」傅奶奶坐在廳堂的木榻上，有一句沒

一句的跟傅學文聊著。 

「都好，娘您不用擔心。」傅學文知道老娘一直不放心他的身體。 

傅奶奶手上剝著水煮的花生，眼睛掃過坐在一旁的傅茜，神情有些猶豫。 

傅學文發現了，「娘，您是有什麼不方便的嗎？」他疑惑的問。弟弟一家對母親

是十分孝順的，加上憑著他舉人的身分，弟弟家的田產都不用賦稅，家裡應該沒

什麼值得煩心的才是。 

傅奶奶想了想，「是這樣的，你還記得村頭的王鐵家嗎？」 

村頭的王鐵家？傅學文一下就想起對方是誰，「我記得。」 

王家村姓王的不少，但村頭的王鐵卻讓他印象深刻。十來年前，王家村曾鬧過虎

患，最後村長甚至還請附近鎮守的士兵進山除虎——  

因為當時王鐵家運氣不好，夫妻倆到山腳處撿柴的時候碰上了猛虎，王鐵為了救

妻子，跟猛虎拚命，最後身亡，就剩下秀花母子三人。 

「我記得他家大兒子不是去當兵了？」 

當初王鐵出事走了後，村裡人都幫了不少忙，但幫得了一時、幫不了一世，王鐵



家的大兒子為了母親跟弟弟，毅然決然從軍去了，從軍的銀兩全都拿來養母親跟

弟弟，即便母親差點哭瞎了雙眼也喚不回他從軍的決心。 

「回來啦，已經回來一段時間了，你秀花姊也終於等到一家團圓啦。」想到以前

的事，傅奶奶也有些傷感，其實秀花跟她兒子的情況多相似啊，一個寡婦一個鰥

夫，偏偏兩個都用情太深，兒子堅持不續娶，王鐵家的秀花也死不另嫁。 

「那不是好得很，您老還嘆什麼氣？」傅學文笑笑。 

「王鐵家的大兒子今年二十六啦，過去因為從軍怕拖累了人家，到現在都還沒娶

妻，我見過那孩子，雖說長得兇些，但人好又沉穩，是個好對象。」傅奶奶意有

所指地看著傅茜。 

傅茜也聽到了，臉瞬間就紅了起來。 

「茜娘，妳去後院幫我採些艾草回來。」 

傅學文先讓女兒離開，等傅茜紅著臉走了以後，他眉頭就皺了起來，「娘，會不

會差太多了？」他家茜娘才十九歲，一個二十六歲的老兵怎麼配得上他家茜娘？ 

「哎，才七歲，不多不少剛剛好，年歲長點也疼人，兒啊，你聽娘一句，王家那

孩子，娘瞧著不會錯的。」傅奶奶捨不得這麼一個好對象，繼續勸說，「兒子啊，

茜娘也是我大孫女，我怎麼會不疼呢？我也捨不得啊……」 

傅奶奶說著眼睛就紅了起來，「兒啊，我知道你捨不得茜娘，但咱們也不能拖累

茜娘一輩子，茜娘長得好，個性又好，就為了照顧你們父子倆遲遲不訂親，這怎

麼行？她要是沒成親，我怎麼對得起她娘啊。」 

提到早亡的妻子，傅學文心底一陣抽痛，眼睛也紅了，「娘，我不是想拖著茜娘，

至少得讓我見見這人吧？」 

「你放心，秀花跟我遞過話，你要肯給個機會，就先去見見那孩子。」傅奶奶一

聽兒子答應了，開心地笑說：「哎呀！我怎麼忘了，這孩子現下就在縣衙裡任職，

你想見他還難嗎？」她一下給忘了這事。 

「在縣衙任職？他是？」 

傅奶奶笑咪咪地拍拍兒子的手，「就是咱們縣衙剛上任的捕頭啊，我聽說這還算

是個朝廷命官。」 

原來是剛上任的典史。傅學文點點頭，本來心底的不滿因此稍稍地減少一些，即

便年紀大了些，至少有這典史的身分，也不算虧待了他家茜娘。 

第二章 原來是紹子哥 

另一邊，傅茜走到傅家的後院，臉上的紅豔好一會兒才退了下去，沒想到奶奶會

突然提到她的親事。 

不嫁人不行嗎？ 

少女情懷總是詩，傅茜也就是個十幾歲的姑娘，怎麼會沒想過自己的姻緣，只是

因為家裡的關係，她捨不得離開父親跟弟弟。 

傅茜嘆口氣，心情有點煩悶，她也知道阿爹就是給她找個藉口離開，並沒要她真

採艾草的意思，想了想，繞過後院走向後山的方向。 

村子裡很安靜，大部分的村民都去河邊玩水消暑了，就剩下幾個老人家在門口嗑



著瓜子閒聊。 

「茜娘啊，要去後山做啥呀？」隔壁的大娘關心地問著。 

「天熱，我去後山走走。」傅茜大聲地回道。 

「妳別走太深，在外頭走走就好咧。」大娘提醒了一句。 

「我知道，大娘妳進屋吧。」傅茜揮揮手，笑笑地往後山走去。 

王家村的後山一直以來都物產豐饒，據說在前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時，就靠著這

座大山養活了王家村的人，所以王家村的人一直以來都很愛惜這座大山，還為這

座大山建了個山神廟。 

傅茜一路往山神廟走去，路上時不時停下來採花，慢慢地，煩悶的心情也好了起

來，她走在山道上，輕哼著歌，卻不知道暗地裡已經有雙眼睛，將她的一舉一動

都收在眼底。 

王紹肩上揹著一個竹簍，裡面放了不少剛挖出來的竹筍，嘴裡咬著一根樹枝，噙

著笑，看著那個自得其樂哼歌的小女人。 

也許真有眼緣這種東西，不知道為什麼，王紹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就覺得這姑

娘很得他的好感，圓滾滾的眼睛怎麼瞧怎麼喜歡，跟他小時候養的一隻貓一樣，

總有一種憨態可掬的可愛，讓他看了之後心底癢癢的。 

摸摸下巴，目光在她白嫩的臉龐上轉了轉，瞧見她嘴角的笑，甚至她眼角眉梢也

染了不少笑意，他忍不住默默地跟在她後方不遠處，等看著她踏著階梯走上山神

廟後，就繞進一旁的樹林裡。 

傅茜虔誠地向山神娘娘上香，幫忙收拾一下四周散落的枯葉，外頭突然發出窸窣

的聲音，她轉頭一看，一個眼熟的身影正從樹林間走出來。 

是那個很兇的王捕頭！ 

他怎麼在這裡？ 

傅茜有些害怕的退了兩步，心裡七上八下的。 

王紹挑挑眉，看著她驚慌的眼神有點不滿，他就看起來那麼像壞人嗎？兩次見到

都是這麼害怕的模樣。 

「妳是傅大娘的孫女？」說著，王紹走到一旁的香筒前，抽了根香點上。 

原本想默默轉身離開的傅茜聽到他問的話愣了下，「你認識我奶奶？」姓王又認

識奶奶，該不會王捕頭也是王家村的人吧？ 

向山神娘娘上了炷香後，王紹懶洋洋地靠在山神廟的石柱旁，雙手環胸，「認識，

小丫頭，妳忘了我嗎？」 

傅茜納悶地眨眨眼，「你是？」她沒見過他吧？ 

王紹對她露齒一笑，黑黑的臉上一口白牙，笑得有些肆意，「以前妳最愛跟在我

們屁股後面，每次都吵著要我帶妳去山上採栗子，不帶妳，妳就哭鼻子。」 

以前……傅茜仔細看著他的臉，小時候娘還在的時候，她常隨著阿爹跟阿娘回村

子…… 

久遠的記憶中似乎總有一個少年，他是村子裡的孩子王，總是帶著一群孩子上山

下河。 



「紹子哥？你是紹子哥？！」腦海靈光一閃，想起了記憶中的少年，少年的臉也

跟眼前這張粗獷的五官重疊起來。 

「小丫頭，妳總算記起我了。」 

其實一天前王紹才想起她是誰，而且還得多虧他老娘，要不是這次回家過節，他

老娘提了一嘴，他還想不起眼前這丫頭就是小時候跟在他屁股後面的愛哭鬼。 

知道是曾經的熟人之後，傅茜對他的印象也大大好轉，戒心一下就放下了八成。 

「紹子哥，原來你回來啦，王大娘可想你了。」傅茜說道。 

提到他娘，王紹眉間的皺折就鬆了些，「嗯，傅先生也回來了嗎？」以前他爹還

在的時候，他也去過傅先生的私塾唸過書，也多虧了那個時候認了字，進了軍營

也比別人多了點本事。 

「嗯，正在家裡呢。」傅茜點點頭。 

王紹想了一下，「走吧，我送妳回去，順道去拜見一下先生。」 

傅茜點點頭，率先往山下的階梯走，經過王紹身邊的時候，因為他身形高大，下

意識縮了下身子避讓，不料腳一滑，身子就往地上墜去，嚇一跳的她，都還來不

及發出驚呼聲，身後猛然出現一股力量，被扯回去的同時也撞上一個熱呼呼的胸

膛。 

一抬頭，正好對上王紹那雙深邃的眼睛，黑黝黝卻亮得嚇人，傅茜愣了一下，臉

頰一瞬間就紅了起來，手忙腳亂地退開又差點摔倒。 

王紹一把拉住她的後領，把她拎了起來，「慌什麼！站好！」 

讓他喝斥了一聲後，傅茜這才冷靜下來，但臉頰還是紅紅的一片，「謝謝紹子哥，

我、我沒事了。」 

王紹這才將她放到地上，「路都不會走，這些年是怎麼活的？眼睛看路，別再東

張西望。」話說的不好聽，直到說出口，他才想起傅茜不是他手下的兵，那些年

在邊關養成的習慣不小心給帶出來了。 

幸好傅茜不在意，拉了一下衣領，一副羞赧的模樣，「我不是故意的，我們走吧。」

這次她沒再繞過王紹身邊，就貼著他幾步往下走去。 

後山離傅家並不遠，下了山，王紹主動開口問她，「這些年妳家裡還好嗎？」記

得他去投軍沒多久就收到家裡的信，信裡提到傅師娘病逝了。 

伸手將頰邊的亂髮勾到耳後，傅茜笑得靦腆，「還好，家裡的生意由我接手了，

爹到縣裡的縣學當先生去了，阿弟也在縣學裡唸書呢。」 

「南街的豆腐店？」 

「嗯，紹子哥有空來店裡吃碗豆腐腦，我的手藝跟我娘可是一模一樣呢。」她笑

得有幾分自得。 

白皙如玉的圓臉上掛著小小的笑窩，眼兒也笑得彎彎，讓王紹嘴角勾了下，心底

有幾分躁動。 

耳朵有股熱氣，王紹不自然地轉頭看著村子，「是嗎？有機會去嚐嚐，反正我現

在也在縣裡頭做事。」小丫頭長大了，笑起來有些嫵媚了。 

「對了，那天在縣學附近見到你，紹子哥也在縣衙裡當差嗎？」傅茜想起那天被



他嚇一跳的事。 

「嗯，我在縣衙當差，有事就來說一聲。」王紹說道。 

兩人一邊走一邊說，沒一會兒就走到傅家大門口了。 

正好傅學文也在找傅茜，他到後院沒看到女兒就知道她上村子裡去了。 

遠遠的，傅學文就看到一個高大的男人跟在女兒身邊，兩人正說著話，眉頭一皺，

又想起方才母親說的關於傅茜的婚事，心裡頭一陣酸澀，果然女兒養大就有人覬

覦。 

「爹、爹，您瞧瞧誰上門了，是王紹，紹子哥呢。」傅茜沒瞧見老爹發黑的臉色，

還笑得一臉陽光燦爛。 

傅學文的嘴角抿成一條線，「妳奶奶在找妳，妳先進去吧。」才上門探口風，現

在就追到家裡，怎地，真以為他家茜娘非他不可嗎？ 

王紹一下子就感受到傅先生的不悅，雖然很不明顯，但傅先生打從見到他之後，

語氣裡的不滿還是被他敏銳的察覺到。 

傅茜半點沒發現老爹的不對勁，還轉頭熱情地對王紹說：「紹子哥，待會兒留下

來吃飯吧，我去炒兩道好吃的。」 

王紹還沒說話，傅學文就搶先開口了，「說什麼呢，今天是端午，誰不是在家吃

飯，快點進去。」 

說的也是。傅茜點點頭，對王紹揮了揮手後才轉身進屋，留下傅學文跟王紹兩人

站在外頭。 

王紹對傅學文這不友好的態度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他回來後第一次見到傅先

生，是哪兒得罪他了？ 

傅學文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幾眼，二十來歲的男人跟以往十六歲的少年差別當然

很大，尤其王紹又混在軍營裡有十年的時間，身上的氣勢可不是唬人的，可見在

戰場上應該是見了不少血。 

長得高大健碩，還好沒到那肌肉糾結的莽漢模樣，看著人模人樣的，不過……哼！

還是很刺眼！ 

要是傅學文平日見了王紹，可能還會誇兩句說他是個好漢子，只是現在是以挑未

來女婿的目光打量，從髮根到腳底就是讓他看不順眼。 

「沒事快點回家，多陪陪你娘。」傅學文丟下這句話後，人也進屋去了。 

王紹疑惑地抓抓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傅先生怎麼變得這麼陰陽怪氣的？ 

這一頭霧水直到回到自個的家後才得到了解答。 

 

「怎麼？你見到傅先生跟茜娘了？」王大娘正拎著一塊抹布擦桌子。 

王紹倒了杯水喝，沒瞧見母親突然變得緊張的神色，隨意地點點頭。 

王大娘扔了抹布坐到兒子身邊，「你見了茜娘，覺得怎樣？」 

灌了兩杯水，王紹抬手抹了下嘴角，在聽了母親的話後，眉一挑，「茜娘怎樣？」 

王大娘沒好氣地拍了他的手臂一下，「少跟我裝傻，娘問你，你見了茜娘覺得她

怎樣？」她就不信兒子不懂她話裡的意思。 



王紹瞥了她一眼，「就是個圓潤的丫頭，您是在打什麼主意？」 

「茜娘身段好，個性又溫柔善良，手上也有個手藝，要不是她家那些事，這麼好

的姑娘早嫁出去了。娘也不跟你說虛的，我請了堅子他娘去同傅大娘透過話了，

這兩天應該就會有消息。」 

王大娘見傅茜是哪兒都喜歡，而且她想過了，老大現在在縣城裡做事，要是他們

真成了事，就讓老大繼續住縣城裡，她就跟著老二住，有茜娘在，一定可以照顧

好老大。 

請王堅他娘去說，除了一方面是王家的長輩之外，另外王堅他爹也擔任村長，找

村長夫人去說親可是給足面子了。 

怪不得。王紹這才知道方才傅先生為什麼老是橫著眼瞪他了，原來是娘去探消息

了。知道了傅先生為什麼對他擺臉色的原因，王紹覺得好笑。 

「娘，我大老粗一個，又跟她差了這麼多歲，傅先生怎麼會願意？」 

「怎麼不願意？娘想過了，以後你就跟茜娘住城裡，茜娘白日就一樣在豆腐店做

事，看顧娘家，下了工，就回家裡跟你過日子。兒子，你就定定性子，找個人好

好過日子吧。」 

王大娘是真的怕了，以前是天天怕收到兒子回不來的消息，現在兒子回來了，又

發現他就像匹沒被繩子綁住的馬，萬一哪天又跑走了，她真會哭瞎了眼。 

王紹想了下傅茜的樣子，又回想起小時候她的模樣，嘴角彎了下，「成，等過兩

天村長夫人來了消息再說。」 

王大娘聽他這樣說高興極了，「好好好，到時候娘肯定好好幫你大辦一場，好好

的熱鬧熱鬧。」 

王紹瞧他娘眉開眼笑的模樣，眼底的笑意慢慢地散開，看著他娘掰著手指數數，

他只是含笑地坐在一旁，偶爾回應個一兩句。 

至於八字都還沒一撇這件事，他就暫時不提醒他娘了。 

 

 

端午過後，日子就一天天的熱了起來，好在今年春季雨水下得多，也不怕缺水，

只是熱了點。 

天氣熱，對傅家的豆腐店生意也有影響，豆腐這種東西不耐放，只要沒放在冰房

跟井底，不到中午就容易餿了，所以買的人也少了許多。 

「何嬸子，明兒個開始，這豆腐少做兩板，豆漿一鍋就夠了。」 

過了晌午，傅茜看著還有三板的豆腐有些頭疼，這些天真是太熱了，買的人少了

許多。 

「欸，知道了，這天真是把人給熱壞了。」何嬸子擦了擦滿頭的汗珠子，外頭太

陽正烈著，街上沒半個人影，都躲在家裡納涼了。 

「是啊，喝杯涼茶吧，陳嫂，妳也歇歇吧。」 

傅茜從一旁掛著的竹桶裡倒了三杯涼茶端了過來。 

三個人坐在店裡休息，傅茜想著下午應該也沒客人，開口道：「何嬸子、陳嫂，



下午我一個人就夠了，今天妳們就早點回去吧。」 

「欸，知道了。」 

何嬸跟陳嫂子應了一聲，等茶喝完了，兩人幫忙收拾一下店裡就先走了，臨走前

傅茜還讓兩人各帶上兩大塊豆腐。 

傅茜也沒閒著，隨意的拿豆腐花填飽肚子後，留了半板豆腐，把另外兩板完整的

給切成了豆腐塊，拿了鍋子倒了些豆油進去，將豆腐塊一個個地炸了。 

她打算將剩下的豆腐都做成炸豆腐，把豆腐炸得脆脆的，再拿些香料配個五花肉

滷，味道可好極了，也不浪費。 

其實豆腐能做的菜很多，不過傅茜家的豆腐坊不大，她也不貪心，就是專注做豆

腐、豆漿這幾樣，城裡另外的豆腐店則會賣些她這沒有的豆皮、豆干等等。 

炸豆腐的香味慢慢地飄了出去，左右鄰居都聞見了炸豆腐的香氣，有幾個來店裡

買了不少回去，打算晚上配個醬油膏吃。 

忙了一會兒，等被炸豆腐香味引來的客人都走了後，她才掀開簾子，往後邊的自

家走去。 

從自家院子開闢的菜田拔了些蔥蒜等等，又到一旁的井裡把昨兒吃剩放著保存的

五花肉拎出來，才回到前面的店裡繼續忙著。 

等到把炸豆腐跟五花肉配著香料弄下去滷了後，她才有空坐下來喘口氣，擦擦滿

頭的汗水，打了盆水簡單擦拭了一下，拎著一旁的繡籃坐在店裡頭做衣服，順便

看著滷豆腐。 

手上拎著一塊青色的棉布，這是幫弟弟傅芃做的夏衫，去年的夏衫都緊了，她得

幫他多做幾件才成。 

第三章 媳婦越看越滿意 

王紹來到店裡的時候，正好看到傅茜在專心縫衣服，他提著衣襬走進店裡，鼻間

聞到一股香味，嘴不禁有點饞了。 

「給我份滷肉，再來幾碗大米飯。」王紹懶洋洋地開口。 

傅茜縫得專心，給他這一喊嚇了一跳，一抬頭，就看見王紹的身影，不由得愣了

一下，因為王紹穿的跟先前都不一樣。 

先前在縣學見過他一次，那次他穿的是黑色的皂服，跟那些衙役的衣服相差不

多，今兒個則是換上了深藍色的勁裝，腰間繫著一把長刀，長髮束在腦後，俐落

率性，不過前額墜下的兩綹髮絲還是讓他透露出一股桀驁不馴的感覺。 

「紹子哥，你怎麼來了？」傅茜把手上的東西給收好，臉頰有些紅暈，漾著笑迎

上去。 

「我肚子餓了，來妳這吃點東西，不是說要請我嚐嚐妳的手藝？」王紹痞痞地說

道。 

「那剛好，我做了滷豆腐，你等會兒，我到後面拿點菜。」傅茜急忙起身，匆匆

跑到後面的房子裡快速撈了點爽口的醃蘿蔔，又到菜園裡拔了點新鮮的菜，回到

店裡頭就開始洗洗切切地忙起來。 

大米飯家裡有現成的，她熱了鍋子把大米飯給蒸熱，翻開滷豆腐的鍋蓋一瞧，從



外觀上看還沒有很入味，但也能吃了。 

她又熱了炒鍋，沒一會兒就把菜給炒好了，醃蘿蔔則切了切放在小盤子上，又拎

了幾塊早上做好的餅子在小鍋上弄熱。 

等東西都熱好了以後，直接擺上桌，然後舀了一大碗的滷菜，最後倒了杯香甜的

冷豆漿，總算準備完畢。 

「紹子哥，趁菜熱著快吃吧。」抹去頰邊的汗水，傅茜笑咪咪地說。 

王紹也沒客氣，端起碗大口大口的吃飯，她這手藝跟速度可是沒話說了，他沒兩

三下就把桌上的飯菜吃光。 

「多少錢？」摸摸飽脹的肚皮，王紹很是滿意。 

「不用錢，不是說好了請你嚐一下我的手藝。」傅茜擺擺手，她沒想過要跟王紹

收錢。 

王紹瞥她一眼，一手摸摸下巴，「成，今兒個這頓就當妳請了，改日再來給錢就

別推了。」 

「明兒個來當然收錢。」傅茜理所當然地點頭，「不過，紹子哥，我記得衙裡頭

有供一餐的不是？」 

提到縣衙裡的午飯，王紹臉皮抽動了下，「有空我就來吃飯。」衙門煮飯的人簡

直怕鹹不死人，就比他以前軍營裡的大鍋飯好吃丁點而已。 

傅茜看他表情怪怪的也沒多說什麼，只是點點頭，「知道了。」 

王紹從傅家豆腐店裡出來，走沒幾步，身邊就挨過來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堂弟王

堅，另一個是李和，兩個人是他現在的左右手。 

「哥，行啊，回來沒幾天就同茜娘談上了。」王堅擠眉弄眼，表情有些猥瑣。他

也是王家村的人，跟傅茜也有幾分交情。 

王紹瞥他一眼，「胡說什麼。」瞧他那副賤樣就討厭，一掌推開他的臉。 

王堅不死心地又挨回去，抖著肩膀賊笑，「少裝了，你不就是看上茜娘唄，要不

你幹啥跑這麼遠來吃東西？」要知道縣衙跟這裡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聽到他一口一聲茜娘，王紹有點不滿，「縣衙那東西是人吃的嗎？那老李頭的婆

娘就怕鹹不死人一樣，換換口味不成？」茜娘、茜娘，王堅什麼時候跟茜娘這麼

熟了？ 

王堅斜斜地瞄他一眼，前一陣子不是吃得很歡？怎麼，才過沒幾天就說縣衙的菜

鹹了？ 

「你這什麼眼神？皮癢了是吧？」王紹一對濃眉擰了起來，語帶威脅。 

王堅縮了縮肩膀，「沒，你怎麼說都對，阿和，菜真鹹，咱們都不是人。」他跟

李和今天也是在衙裡頭吃飯的。 

李和無奈地摸摸鼻子，他一直不吭聲也能扯到他身上，真是的。 

「頭兒，有海捕公文下來了。」李和轉了個話題。 

王紹眼神變得銳利，「海捕公文？出了什麼大案？」 

「是從小河州青山城發出來的，是一夥兒山匪，找了人潛進了城裡，裡應外合，

洗劫了兩家相鄰的富商，兩家子共七十二口人，全都沒了。」 



李和語氣沉重，這夥山匪可是心狠手辣極了，連老弱婦孺都沒放過，重要的是，

這青山城離他們扶安縣也不遠。 

「回去再說。」王紹半黑著臉，領著他們兩人快步地回到縣衙。 

王紹是縣衙中的典史，負責的就是追緝、抓捕這一類的事務，那海捕公文等縣令、

縣丞看過後自然就放到他的桌上。 

翻開海捕公文仔細查看，上面寫明了這夥被通緝的亡命之徒出自小河州附近的一

個匪寨，兩年前被朝廷出兵剿滅了，可大當家跟幾個手下卻脫逃了，追捕至今仍

然沒逮到人，誰知又犯下大案。 

這一次受害的兩個富戶正是兩年前被匪寨洗劫過商隊的主人，被洗劫後兩個富戶

就鬧開了，最後引得朝廷發兵剿匪，現在莫名被滅門，負責調查的官吏從現場遺

留的線索判斷，這是那大當家帶手下前來報復無疑。 

這群亡命之徒總共有三十七人，經過追捕後已經抓到了三十多人歸案，就剩下大

當家跟幾個小頭目還在逃竄，這次出了大案，地方官吏上報刑部與大理寺，經大

理寺核審後發下全國的海捕公文。 

「頭兒，咱們這離青山城近，會不會跑到咱們這地界來了？」李和擔心的問。 

扶安城商事發達，經過此地的商人不少，進出此城的人組成複雜，萬一那些逃犯

跑過來混進城，要抓人可就難了。 

「我去找縣令，吩咐下去，讓兄弟們這陣子注意點。」李和他們僅是猜測而已，

但王紹卻肯定那幾個逃犯一定會逃往扶安城。 

扶安城的地理位置便利，往北能通往京城，往西則能搭船入海，往南可以到江南

一帶，如果是王紹他自己，一定會挑選此地做為逃亡路線，不管往哪走都方便。 

王紹拿著海捕公文到李縣令的書房時，他也正和縣丞等人討論此事，看到王紹進

了書房，招了招手。「紹子，你回來的正好，公文看過了嗎？」 

李華是個年約三十來歲的男子，與一般文官不同，他皮膚黝黑、身材高壯，有一

種剽悍的氣質。他以前是王紹的上官，靠積累下來的功勛回到家鄉附近當了個縣

令，王紹退伍後能回到家鄉做一名典史，有一半也是他安排的。 

「大人。」王紹先行禮後才走到他身邊，「我已經看到公文了。」李華和他一向

不太在意彼此的稱呼，接著王紹跟縣丞許敦文和經承馬安點點頭。 

「紹子，你瞧這幾個龜孫跑到咱們這來的機會大不大？」李華拽著自己的鬍子苦

惱的問。在戰場上待了十幾年的他自是不會怕了這幾個逃犯，身為一縣之父母

官，轄區內的民風如何他最明瞭。 

扶安城就跟名字一樣，已經安逸了許久，因為商業發達，來往的都是商隊，可說

是人人安居樂業、民風平和，幾乎沒出過什麼大案子，要是那幾個逃犯來到這，

可以說是狼入羊群，這城裡的人沒被啃上一口都不知道碰上狼了。 

「大人，照我看來，這不是機會大不大的問題，重點是他們什麼時候會來。」王

紹直言戳破李華心底那一丁點的小僥倖。 

李華手一緊，扯了自己的鬍子一把，不禁疼得哀哀叫。「我就知道，唉，這青山

城也不知道搞什麼鬼，就這麼幾個龜孫還能讓人跑了。」他不滿的嘟囔著。 



許敦文的眉頭也擰得緊緊的，「王紹，這下怎麼辦？再過一段時間，正好是咱們

城裡天靈宮的靈官大典，那時候附近鄉里的人都會往城裡來參加大典的。」他從

接到公文的那一刻，就想到了這件事。 

王紹也想到這事，「咱們扶安城的靈官大典是附近幾個縣城都知道大盛事，那幾

個逃犯應該也會知道，如果是我，肯定會趁這機會潛進城裡，要是有膽色點，少

說也要在城裡再宰兩個有錢的傢伙才走。」這一票不幹白不幹，那麼多有錢人等

著下手。 

「這靈官大典不能取消嗎？」李華皺著眉問。 

「大人，不成的，這靈官大典四年才辦一次，靈官大典主要是點靈官，替附近幾

個縣城大廟點護法，這是他們道教的盛典，沒辦法改期的。」馬安是扶安縣人，

最瞭解這靈官大典的事。 

「這人一多就雜，咱們這些守城兵也就那些人，兩班衙役人數有限，不可能一天

到晚守在城裡。」 

王紹這段時日接管了衙役，訓練了一段時間，卻還是比以前他營中的小兵還不

如，要讓這樣的衙役碰上那些殺人不眨眼的，也不知道是誰抓誰了。 

李華對這些事也是一清二楚，揉揉抽疼的頭，想了想，「我看得到附近駐守的軍

營求助才成，這附近最近的軍營在省城附近的東豐道，東豐道現在的駐守將軍應

該是齊將軍，我去信一封，看看東豐道是不是能抽出兵力來幫忙。」光靠扶安城

這丁點人手肯定不夠，還是要有外援比較妥當。 

「大人，我們可先上書給知府，請知府去信較為恰當。」許敦文委婉地提醒一句。 

李華拍拍額頭，「嘖！我又給忘了，幸好你提醒我，要不那老頭又得看我不順眼

了。」他是武官轉文職，有時候處理事情都是直來直往，難免會疏忽了上司。 

許敦文笑笑。這上官什麼都好，不論是給餉還是辦事都省心，不過這些文人的彎

彎繞繞他就是不瞭解，要不是這樣，上一回的三年考績也不會只得個良而已，要

是得了優，下一回才有機會升官。 

雖說確定了要向省城駐軍求援，不過扶安城裡該做的事還是得做，幾人就著縣城

現有的人手安排起來。 

 

 

過了幾天，難得店裡的東西都賣光了，傅茜想上街買點新鮮的豬肉，因為靈官大

典的關係，所以最近扶安城裡的人也比往常還要多上一倍，爹還特意交代過她，

讓她沒事少上街去。 

可傅茜也沒想到自己出個門買菜，還能碰上抓賊的事。 

當她正低著頭挑肉的時候，不遠處就傳來一聲「有小偷」，街上一陣騷動，人群

亂了起來。 

賣豬肉的吳大叔趕緊伸手把她給扯到攤子旁邊，「茜丫頭躲好！別給人踩著了！」

他皺著眉頭，看著街上追逐的身影跟亂了起來的行人。 

抓賊的聲音響亮的很，街上的小販都有經驗，瞧著身邊要是有人，二話不說伸手



一拽就扯到攤子旁邊，免得被亂跑的人給撞倒踩死，還一邊大聲喊著讓路人往路

邊躲。 

那小偷穿著一身灰撲撲的衣服，快速在街上奔跑著，後面還跟著兩個穿著學子服

的學生，三個人在街上橫衝直撞，撞翻了不少攤子，沒一會兒，學子後面又跟上

了兩個巡街的捕快。 

傅茜嚇了一跳，白著臉躲在攤子旁邊，吳大叔護著她，離近了她才發現，那兩個

追過去的捕快其中一個就是王紹。 

小偷身材瘦小，跑得飛快，王紹追在後面，一看就知道對方懂得一些輕身功夫，

他一轉身從攤子上取了顆手掌大小的甜瓜，隨即用力一扔！ 

「啪」的一聲，正好擊中小偷的後腦杓，甜瓜碎裂在空中，小偷慘叫一聲趴倒在

地上，正好趴在傅茜跟吳大叔面前。 

小偷慘叫過後嘴裡罵了些不乾不淨的話，踉蹌爬起來還想跑，傅茜跟吳大叔兩人

對看一眼，吳大叔二話不說就撲上去，傅茜則抓起攤子上的棍子胡亂揮打著。 

打沒兩下，王紹就追了上來，伸手輕輕撥開傅茜亂揮的棍子，一腳踩著小偷。 

「小混蛋！不睜眼瞧瞧這是誰的地界，敢來這裡亂伸手，大爺我回去就剁了你的

手信不信？！」 

王堅慢一步追過來，微喘著氣把趴在地上的小偷拎起來，一巴掌狠狠打向他方才

已經受傷的後腦杓。 

小偷被抓了也沒反抗，就是裝著傷重模樣摀著頭哎哎叫。 

得！這德性一看就知道是老手。王堅沒好氣地拽住對方兩隻手臂往後折，讓他動

彈不得。 

王紹也沒想到抓賊的時候會遇上傅茜，見她一張小臉都嚇白了，兩隻手還緊握著

木棍，心裡一軟，抬手安撫地摸了摸她的頭。 

「小丫頭，還挺有膽子的。」 

傅茜愣愣地抬頭，正好對上他露出一口大白牙的笑，還有他帶著笑意的溫柔眼

眸，一股熱氣襲上，臉頰微微發紅。 

「有膽子，不過別再有下一次，遇到危險就躲遠點，知道沒？」王紹雖然喜歡她

那丁點小勇氣，卻不希望她逞強。 

在大街上被他這樣摸頭，傅茜羞得雙頰紅通通的，對他說的話輕輕頷首。 

因為王堅跟兩個學子還有一個賊在旁邊等著，王紹也沒時間跟她多說，又拍拍她

的頭，「東西買好了就快點回去，這幾天街上亂，少出門吧。」 

「知道了，紹子哥。」傅茜說道。 

王紹跟著王堅兩人一塊帶著學子跟賊走了，傅茜看著王紹走遠的背影，紅菱似的

嘴角微勾。 

「茜娘，沒事早點回去吧。」吳大叔把方才傅茜買的東西遞給她。 

傅茜點頭，「嗯，謝謝吳大叔。」 

離開前，她下意識又掃過已經走到了街尾的身影，自己的頭頂上似乎還留有一點

熱度，心裡莫名地有些小雀躍，腳步輕快地回家去了。 


